
徐意喬 (以下簡稱徐)：那就請導演先自己大概講一下，成長背景，然後影像學

習背景，還有工作簡介。 

 

林育賢 (以下簡稱喵)：成長背景喔！家裡在宜蘭嘛，所以從小到大我們沒有什

麼影像經驗這件事情，因為根本沒有。而且那個時候雪隧沒開，所以要到台北來

很困難，都只能聽說，大部分是從我哥哥那邊聽來。比如說他們 18 歲的成年禮，

就是騎摩托車，挑戰九彎十八拐。但很無聊，可是為了去西門町吃甜不辣，然後

就回來，對，然後就這樣。那，聽了很多故事倒是真的，但影像沒有。那所謂的

電影，只有每年的賀歲片，所以我們是看成龍、劉德華、周潤發的電影長大的。

那你看這些電影，你不可能說，你看到就說我以後要拍電影，對。所以，真正的

決定有影像經驗，反而是在 18 歲北上，大學念書的時候。那我是考上那個，世

新傳播。那會報傳播系是因為，以前我們高中時候，很無聊嘛，鄉下很無聊嘛，

所以我們唯一對外的資訊只有廣播。那…我記得那時候就是，每天晚上十二點都

會聽中廣，有一個主持人叫李文媛，他會主持一個節目叫「午夜情深」，就很像

現在的光禹那樣。然後這個主持人很特別的是，他不只是播播歌而已，他可能會

拿著錄音筆，有點像紀錄片。然後他會拿錄音筆，他會去錄花蓮女中下課的歡笑

聲，或是新竹的風聲。然後你想想看在午夜十二點，聽到那種聲音，滿詭異的。

但是對一群高中生，其實是有很大的想像。所以，大概是因為這樣子，我就覺得，

廣播說故事這件事情，其實滿有趣的。所以，後來我們曾經作過一些事情是，可

能有朋友生日，然後，他 18 歲生日，然後我們就會自己組一個廣播節目。然後

那個時候還是卡式錄音帶，所以我們就會，我就會充當主持人，然後我就會錄一

錄。然後講得就是說，從高一進來認識他的點點滴滴，然後講到很動人的時候，

旁邊有另外一台卡式錄音機，還會放一些動人的音樂，大概就是這種拼湊。最後

他生日的時候，我們就送給他，然後他就在我們面前聽，聽完了之後就，哇，痛

哭流涕。所以那時候會覺得，哎，說故事這件事情其實，滿有趣的，就是可以讓

一個人又笑又開心。大概是這樣，我北上念書會選傳播科系，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因為家裡，完全不懂。因為我媽媽，我媽媽獨力扶養我們，然後他是在菜市場

賣水果，其實，他也不知道我們科系要選什麼。那我記得我那時候也只是跟他說，

就像那個八點檔電視那樣，以後我會拍那個啊，你可以在家裡看得到我。然後他

們就覺得，這好像還是個，還算是個工作。大概就這樣，就這樣唬弄過去，所以

就到了世新。我反而是到了，北上上了世新，然後看了金馬影展，然後才開始決

定，好像可以作這件事情。初步是這樣子。 

 

徐：所以後來是怎麼，就是初步接觸，然後後來怎麼轉到，進到這個圈子？ 

 

喵：我那時候就是，有傳播就填嘛。但是後來，我去念了世新傳管，才知道他跟

傳播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他是傳播管理，他是重管理。所以我記得我大一念

了，傳說中最恐怖的那個，會計、經濟、統計，我全部都念了。念了覺得好像不



太對，而且我還是念到可以給人家小抄的那種，但我就發現不對。不對了後來，

世新…那時候世新還滿嚴格的，不知道是電影比較嚴格還是怎樣，就是他不讓人

家去輔修什麼的，所以我只修到廣告系。那廣告系那時候就拍了，大二那一年吧，

就他要拍一個三分鐘的廣告，所以我那時候就拍了一個，叫「世新有鬼」的廣告。

然後，那時候還鬧得滿大的，就是我們在人家那個山洞口，給人家燒冥紙，作什

麼之類的。但是那個拍完，覺得非常有趣，因為那時候在課堂上放，我不是廣告

系的，但是放出來效果奇佳。後來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好像真得很好玩。所以我

後來，反而是大二念完，然後我想要去申請轉，轉到電影系，可是他不讓我轉。

不讓我轉，我那時候滿沮喪的，就是，那時候有在思考說要不要去當兵，還是幹

嘛。那，因緣際會，就是在那一年，去聽了一場演講，吳乙峰老師的演講，他那

時候正在放「月亮的小孩」，那一年。後來我看完，看完剛好有他的座談，然後

他就說他是宜蘭人，念逢甲數學，念一念不順，他就報考文化影劇，他說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上。聽了就覺得，那我不就是翻版嘛。後來我回去，不到一個月的時

候就趕快準備。因為那時候抱著說，如果沒考上就去當兵，回來再說，因為實在

念不下去。後來就真的，被我矇到了。後來就是順利地轉到文化影劇。到了文化

影劇之後，那個學校學風自由，因為他號稱全國最高學府，所以沒甚麼人愛管你。

然後去那個學校很自由，為什麼，因為你只要作三件事，就是看電影、寫報告、

拍電影。那，學校風景好，然後我們樓下又是舞蹈系，所以那時候滿糟糕的就是，

只要每年那個新生訓練，舞蹈系都會面試嘛，我們也會去樓下面試。因為會有最

正的學妹來，然後就會面試，面試完就會說今年這幾個指標性的人物，然後我們

就會鎖定他說，這個學期為他量身訂造劇本，其實都在瞎掰啦。寫一寫大概一、

兩個月的時候就去找他，說我們想要請你當女主角，百發百中。就是，就這樣子，

作了很多好朋友的聯誼活動，但是電影都很糟糕，非常恐怖的電影，可是其實就

是這樣子。那我後來想一想其實就是說，他讓你在大學那幾年就是，我承認都在

瞎拍，可是在拍攝的過程中很開心。大概是這些原因讓我後來退伍，比較勇敢地

選擇這個行業。對，然後加上文化，文化上課就是非常戲劇性嘛，因為，我們那

個時候還有要去雙修，因為影劇系嘛。所以我要修戲劇、舞台劇跟修電影，所以

我要雙修。那，我記得上課都充滿了戲劇性，因為比如說我們教表演的老師都很

資深的老師。那，文化很容易起霧，所以我們真的常常上課，上到一半那個霧會

飄進來。那飄進來之後，你就會發現，那個老前輩的老師他還可以繼續講，他完

全不鳥你不理你，繼續講。講完然後霧散掉，我們就跟那個霧一起，就從後門就

跟著一起飄走，大概就過了。我只能形容說，在文化那些日子其實還滿開心的。

就拍電影、看電影，然後作了很多很無謂的討論，這部片怎樣之類，就亂看那時

候就亂看，就是，有一個，台北有一個叫秋海棠的嘛，專門賣那個不知道哪裡來

的奇奇怪怪的片子，然後就亂看亂討論，大概那幾年就在作這些事。一直到，真

正我覺得，有受到影像刺激，或是覺得認真看待這件事情，是我大四那一年，我

就去實習。所以我其實大四那一年，我就去廣告公司。那時候有一個叫「大路」，

大小的大，馬路的路，「大路視聽製作」。然後那個導演是廣告界有名的，很嚴格



的一個導演叫周格泰。那我就是去那邊工作，工作了一年之後，我發現，廣告圈

的那個製作的，不管是預算或是製作的精確度，還有他使用的概念，其實是很新

的。那我覺得那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後來我又自動延畢了一年。所以我等於

是，當兵前我已經在廣告圈待了一年半，我才去當兵。所以這大概是我大學前的

一個影像教育。那當然也是因為，去了廣告圈一年半，最後當兵前，剛好遇到剛

剛回國的吳米森導演，所以就揭開了我的下一段。所以因為遇到他，我才真的覺

得，可以進到電影圈，大概到大學為止是這樣子作。 

 

徐：OK，繼續，那碰到吳米森？ 

 

喵：好，就是。就是那時候在廣告圈待了一年，然後就像我說的，廣告他的預算

夠，30 秒可能就一、兩百萬的預算，然後你可能用最新的技術、最新的器材。

那些東西，我必須承認在學校都完全學不到的，因為學校的設備還是停留在非常

的手工的時代。那，可是相對的廣告他比較不能滿足我的，就是說，我們必須承

認他還是為商品服務，我們花大部分的時間，在研究怎麼把泡麵拍得最好吃。而

且廣告的淘汰率很快，然後還有就是，我的前輩一直告誡我說，他抽屜有九個劇

本，意思就是說你不要作電影夢了啦，有電影夢他早就可以了。但可能因為這樣

被刺激，我就覺得，好像應該離開。那剛好就我準備要當兵前的三個月，就吳米

森導演從國外唸書回來，然後他剛好到那個公司，開始接拍廣告片。然後那時候

他開始拿到短片輔導金，就是他的第一部片叫作「起毛球了」，然後他那時候給

我看了，我就覺得我還滿喜歡這個故事，然後他就說他想拍，但是沒有人、沒有

錢。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我當兵前好像有機會可以累積一點東西，所以我們就

雙雙離開那間公司。我就等於是趁我當兵前的三、四個月左右，就一起幫他，然

後找了很多文化的學弟妹。我當初找的那些人，現在大概都在線上工作，甚麼郭

春暉的工作室。那當初就是找了那些人，全力挺他就對了。因為一個短片輔導金

才多少錢，那你要拍一個，他根本不是當短片拍，他幾乎拍到將近五、六十分鐘，

所以那時候就是賣命，你知道嗎。然後賣精神、賣熱情，反正就是一定要把他拱

出來就對了。然後後來成果大家也滿滿意的。就是在有限的資源，可是卻創作一

個滿有趣的想法。大概是那邊做完我就去當兵了。可能是那個的經驗很愉快，就

是一起創作啊，把一個東西生出來。後來，我又很幸運地抽到金馬獎，就是把我

送到很遠的島，然後在那個島上，很無聊地又待了一年多。那因為島上實在沒甚

麼事幹，所以就是每天發呆寫故事幹嘛的。我滿慶幸去金門的，因為就是四、五

個月才放一次回台灣，所以在島上滿安靜的，那你也滿能去思考一些大概要幹嘛

之類的。所以我滿確定我回來，我就想要進電影圈，雖然就是廣告圈的老闆，也

有問我說要不要回去，因為他覺得說做得還不錯，而且做得住，然後也許就走這

個。但那個的確很穩定，但是就是賣命，廣告圈就是你一個月休三天，那三天都

是在睡覺，沒有你的時間。那，我不曉得，那時候可能比較勇敢一點，退伍之後

就決定不要進去了，就留在電影圈。那很幸運的是，我剛好回來的時候，吳米森



導演剛好拿到他第一部長片輔導金，就是「給我一隻貓」。所以，我算接得滿順

的，就回來聊一聊，就有工作了。所以「給我一隻貓」我就做他的副導，對，就

開始了，一路進來了。 

 

徐：那就是，跟吳米森導演的，就這個合作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喵：我覺得滿重要的，應該是說，真正啟發就是...進入影像影像這個圈子的是廣

告導演，就是周格泰，那真正進入創作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吳米森，的確給了很

大的影響，對。雖然他很善變，雙子座嘛。但是就是說，因為在多變的過程中，

你有很多創作的地方，然後他又有很多奇奇怪怪有趣的想法。那因為我是金牛座

的，然後他是雙子座的，他就是不斷地變，那我是穩穩地在走，所以有時候會有

很有趣的刺激。那時候我給的一些意見，他也會接受。那就會覺得，因為有一些

狀況是你會不斷地被打壓挫折，但是在那個過程中，比較不是這樣的狀況。所以，

我只能說在成長的過程中，滿順利的。我知道有很多，可能製片、副導起步的，

完全被打壓，就是你只要閉嘴，乖乖做事就好了。但是可能因為那時候，電影真

的滿低迷的。02、03 那個時候，台灣電影真的很低迷，那他也沒甚麼人可以用，

然後只有我。所以就有一點共患難，然後一起幫他起步，所以其實從他的「起毛

球了」，到他的幾部紀錄片，「月球學園」什麼什麼，幾乎都是一路，所以幾乎那

幾年的，他的成長過程中，我幾乎是在旁邊，陪著他一起成長。那大家的交流比

較多，相對地我也快速成長，因為沒有辦法，你只有一個人，你必須從公司的建

立，到接水電，到攤房租，到所有的事情，你都要一手建立起來。那，就是，他

就好好創作，大概是這樣。所以我們那幾年的過程中就是，我反而，我覺得我不

是一個那種所謂的很…聰明，很…就是，有沒有，就是一個有各種奇奇怪怪想法

的導演。但是我，反而我是從很基層、很扎實，然後每個環節，可能製片組各個

組別，我自己都經歷過了，然後慢慢才走到自己似乎可以創作，這件事情。大概

是那幾年，那幾年都在過這些事情。那真正我覺得，人必須被肯定嘛，那幾年都

在作比較實務的工作，那創作是什麼，自己都沒甚麼把握。所以我反而是在，02

年，那時候剛好公視在徵一個紀錄觀點的短片，然後，只要十分鐘，然後他希望

你大膽一點，就是突破可能既有的紀錄片的形式，可不可能有一些比較有趣的。

那，我剛好是第一屆報名，那也入圍，就拍了第一部「鴉之王道」。那我承認是

那個片子，讓我覺得，除了實務的工作很扎實之外，那回到創作上，我還能幹嘛，

那必須得到一些肯定。那我不可否認，是「鴉之王道」讓我確立了一點，哎，我

好像可以再自己拍一點東西的開始，對。那，大概到那邊，02、03 年的過程。

那只是說，大概到 03 年之後，就是，可能跟吳米森導演也好幾年的創作，然後

所以我自己也可能在尋求，有沒有可能自己也出來拍一點東西。那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因緣際會，就是我很想要拍我的創作，那個時候公共電視也問了我一些，有

沒有想要作一些比較長的創作。那我就，去作一些思考。那…真正被逼到是因為

03 年，沒有工作這件事情。因為 03 年，整個台灣的電影圈萎縮，萎縮到真的連



工作機會都沒有，所以我就只好回家。那回家的過程中，你又不希望就像一個敗

犬一樣，回家然後說我沒有用，所以那時候就是有一點逞強，就是說，應該可以

拍一點什麼東西。但是我那時候很清楚，你要拍劇情片是不可能的，靠你自己一

個人的力量拍劇情片，是不可能的。那反而是因為有「鴉之王道」的經驗，就覺

得說，數位的器材很成熟了，dv、電腦，好像可以拍一些你想拍的東西，是不是

一個適當的開始。而且那時候「鴉之王道」，他其實已經有一點點，他把一個真

實的紀錄片的故事，可是他卻作了很多劇情片的手法跟結構在說。那我會覺得，

這似乎是一個在我有限的資源，可是又可以滿足自我創作說故事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反而 03 年回家，我比較是帶著這個心情，好像可以回去找到一個什麼事

情。那就好幸運，就該好遇到我哥哥，他回來帶小朋友練體操，那時候我一開始，

我只是覺得，我沒有想說那是一個紀錄片的題材，我那時候只是覺得，這好像可

以變成一個滿有趣的故事。就是一個自以為很帥氣，然後帶著神秘感的教練，回

到當年的母校，要帶一群小朋友練體操，然後挑戰一年後的全國體操大賽。那個

過程中就充滿了很多，可以想像的可能性。所以大概是那樣子，我就覺得，好像

我有一點事情可以作。那我就決定，跟拍看看。那，後來一拍就出去了，就一路

下去，對呀。 

 

徐：所以就開始拍他們體操嘛，所以一開始，是自己一個人帶著小機器去拍的嗎？ 

 

喵：對，一開始就真的只有一台小機器，然後一台電腦，然後就拍。那我那時候

拍，我不確定能拍甚麼。我那時候拍純粹就是，我覺得，我好像可以蒐集一些資

料。然後，一方面，就是體操我不懂。所以我必須先搞懂，六項是甚麼，然後怎

麼訓練，然後他手上那六、七個小孩的個性。因為這些動作其實都跟劇情片的訓

練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你要寫劇本，你就作人物分析嘛。然後你必須對背景、故

事作充分的了解，你才可能去編輯一個故事。那相對的，這些東西其實在紀錄片

來講，就是作田野調查，其實是雷同的。那我那時候就是同時作這件事情，那我

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他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劇本，但慢慢地，因為我告訴我的

朋友說，我好像有這樣的一個題材，好像不錯，他也覺得不錯，可以來幫我，就

我學弟，後來就我製片。那另外就是剛好我也把這個訊息，丟給公視。因為你還

是需要金援，不然這件事情做不完嘛。一年我在家裡，我媽一定把我打死，每天

就逼我說，我幫你介紹工作幹嘛的，煩都煩死了。所以我也告訴他說，我也好像

有一個案子，他們也覺得不錯，可以成形。所以大概是再這種雙重的過程中，我

以為，我自以為說，好我可以好好作下去了，這一年我就專心做這個。因為通常

按照邏輯是這樣子，你回家待個一、兩個月，你想說差不多了，應該回台北找工

作了，所以那時候也有託一些朋友在台北介紹別的工作。比如說，去東森電影台，

那時候電視台最穩定了，然後去東森電影台就是去當編導，剪一剪 PROMOTE

帶，甚麼幹嘛之類的工作，都有重複定性。那人生就是這樣子嘛，有時候真的就

是作抉擇，而且在那短短的一天的抉擇裡，就會改變你的一生。所以那時候就是，



有託人去電視台找工作，然後也跟公視再接洽，到底可不可能支援我拍攝。然後

那時候也有丟一些案子給國藝會，因為我知道有四十萬的補助，所以大概就是兩

條線同時並行。然後我必須賭一下，就是賭，賭給我自己，我記得那時候給我自

己兩個月吧，就是你要賭一下你的人生要怎麼走。就是，如果去電視台上班，你

就什麼都不要想，就知道你不可能拍。那如果公視給我錢，我應該可以繼續拍下

去，那如果公視沒給我錢，最後可以賭國藝會有沒有中。有中，那我就可以繼續

拍，所以就是這樣子賭，那原本公視是最有機會的，因為公視幾乎都來提案了，

然後，評審也都一致通過，但是最後不幸就刪除了，就不給。那因為的理由，我

也沒有辦法接受，就是他們希望把他列入成教改系列，然後去從一個批判，弟弟

去批判哥哥的體操教育這件事情，那就不可能。就對我來講，我的目的用意不在

此，所以我就婉拒這件事情。那婉拒這件事情，真的就是，那時候就是要賭國藝

會，或是賭電視台上班，就不要想這麼多。那我只能說我運氣滿好的，就是最後

被我賭到國藝會，過了。過了然後就拿著國藝會的頭款，二十萬，就兩個人，就

默默地拍完這件事情。那我們沒那麼天真啦，就是說主要是平常一到四，我們各

自在台北必須要接自己的工作，一些小案子或幹嘛，然後假日再回去拍，然後寒、

暑假期間可以拍長一點。大概那一、兩年就是這樣子過，然後才把案子給熬過來。

就整個翻滾的過程是這樣，其實是再一個滿…滿辛苦，而且滿不可能的。有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可能重複再一次，我自己都沒把握。但我只能說，其實，那個片子

對我最大來說，大家都覺得說，他是再講一個教練跟七個小孩的故事。可是其實

某種程度，他是來激勵自我的事情，我現在是一直這麼看。 

 

徐：所以翻滾，後來翻滾開始，就完成翻滾之後，然後，就是完成之後，一開始

是怎麼樣…後來怎麼越作越大，然後校園巡迴？ 

 

喵：ㄟ，就像我說的，拍那個片子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因為就是，應該這樣子

講，他沒有公視的介入。然後就，國藝會的補助也很單純，就是他完全不會介入

你的創作，你就是好好拍。所以，再沒有任何人的狀況之下，他其實回歸到一個

最單純的，就是說，你創作者到底要講甚麼，你要說甚麼。那我就像我說的，他

很單純，他就只是透過一個教練跟七個孩子的奮鬥過程，然後去反應，就導演，

作者自己本身，你可能透過他們際遇的過程。那相對的他還有一個是，他從一個

弟弟的角度去看哥哥那十年的體操路，因為小時候我也很想要練體操，但是根本

不能練。所以他有大概這些多重的因素，所以後來他，我覺得他完成他所要傳達

的那個理念其實很單純、很純粹，沒有太複雜的東西。所以一開始我們完成後，

我們也只是很純粹的就是，如果這個故事，他可以激勵到有一些，他好像也可以

傳達給別人。所以，一開始單純地也只是，我想要去放給別人看，然後可能參加

一些影展。但其實一開始都完全不順利，因為那時候 04 年、05 年那時候，還沒

有看，大量看紀錄片的習慣，那校園也不接受。所以我記得他的第一場放映是在，

那個，馬祖東莒島。而且還是楊導演打給我，就是那時候，力州已經很知名了，



然後力州就問我說，有沒有，願不願意去放片。我就說去啊，天涯海角我都去，

後來就東莒島。因為那個，真的很遠，就是會吐到死，然後…。可是那一個晚上，

他真的改變我，改變的就是說，之前去校園放，去哪裡放，都不太被接受。那，

可是去那個島上放，你會發現那個，那是一個夜晚，大概七點多，然後村長廣播

說，有一個導演來這邊放片，大概應該很新奇。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村民、板凳就

出來了，就去學校看露天電影。看完之後你就發現，在場大概八歲到八十八歲，

就男女老少全部都看得懂，而且非常投入其中。所以回來之後，我就跟我的製片

說，我們好像搞錯觀眾了，就未必是校園，他應該走入群眾。那走入群眾，有甚

麼方法？就是走入戲院，好像是最快的。只有這個方法，那電視台不會理你。所

以那時候就開始做大夢，開始發大夢。那當然主要是因為 04 年，「生命」上了戲

院，然後那時候 04 年年底，有一個最後一屆的「純 16 影展」，我們剛好尾鋒搭

上那班車。所以還滿有趣的就是，隔壁在演「生命」。那只要，「生命」一放完，

人擠不進去，就跑到「翻滾吧!男孩」這裡。所以還有一點點，覺得好像有機會。

因為他沒事幹啊，然後就是說我們就說，這裡有一個也不錯看的紀錄片。所以大

概那邊，就也累積了一些校園的觀眾群，老師。所以大概有了這種雙重判斷之後，

我們就覺得，好像有這個機會。所以那時候 05 年年初就開始，在思考到底如果

要上電影院給很多人看，有什麼方法？那 05 年那時候網路已經很發達了，就網

路社群，所以那時候就是我沒有錢，所以我必須有幾個方法就是，我必須透過有

一些朋友已經在電視台，或者主要在媒體上班。然後，就透過他們，幫我門索取

一些高級主管，的 EMAIL 或聯繫方式。然後我們就，每天晚上我們都寫轟炸信，

就目的只是，拜託他看我的片子，那後來也，的確也發生一些成效，比如說，TVBS

一步一腳印的詹怡宜，他看了，他很喜歡，所以他作了半個小時的專題。那那個

效應，他產生了一個全國性的效應。就不只是在台北，然後也導致翻滾，後來變

成全台聯映。本來只有台北三家，是那個放了之後，就變成中南部要拷貝，所以

就上了。然後再加上，廣播的話就是大概當然就是張大春先生，就是他看了他很

喜歡，他就一直放送。所以大眾媒體，透過他們。那私人的部分就是，痾，那時

候我們其實有一點賭一把，為什麼，因為要把翻滾從 DV 變成電影拷貝，大概要

花掉兩百萬，就轉拷貝的費用。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單純就是，借來的兩百，一定

要想辦法還。所以那時候是，至之死地而後生，就是，我讓你看，看免錢的也沒

關係。然後那時候翻滾很有趣，他有兩個版本，就是翻滾不是有一個一年後？那，

原本我們，剪出第一代的版本，大概只有七十幾分鐘，那是沒有一年後。所以那

時候就拿著第一代的版本，到處放。就是北中南，只要哪裡願意看。因為純十六

放完之後，就有一些聲音傳出去了。所以哪裡的學校想放，我們就帶著ＤＶＤ就

去放，然後去校園也放。然後放完之後，大家看完覺得很好看，然後座談我們就

說，想要知道一年後他們發生甚麼事嗎，他們大改變喔。然後他們就想啊想啊，

然後我們製片就開始，發票。就說，一百塊折價卷，就是去戲院看一年後會怎麼

樣。那真的產生效應，所以我們那時候那一百塊折價券，我們印了六十萬張。因

為很便宜啊，才幾角而已。所以他就帶著那個，所以我們，很像騙子，很像金光



黨，你知道就帶著片子去學校放，放完之後大家看了很嗨。然後就聊聊聊，聊完

就說一年後他們會有重大改變，然後想看，然後就開始發票。那發票去，就不是

他一個人，他可能就會帶著他同學去看一年後的結局。大概是這樣，他的確產生，

很大的效應，所以為什麼最後在台北戲院，上了三個月才下片。就在學者撐了三

個月才下，大概就是翻滾的過程就是，靠網路、靠群眾口碑的一個，對，然後靠

校園巡迴。等於是他有一些雛型啦，到後來我們宣傳國片也是類似的方法，然後

大量地搏感情的方法，對呀。然後就，變成這樣。然後後來網路的效應也很大嘛，

就是，而且那時候就很多人在 MSN 的 ID 都變成可能，翻滾吧！歐吉啊，翻滾吧！

什麼，阿嬌啊什麼鬼之類的。大概翻滾是，那時候是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我只能

說，很幸運地，我算是少數國內拍第一部片子的導演，可以把債務還清，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就是，拍第一部就知道之後就沒有消息，然後。 

 

徐：所以從，因為翻滾翻起來之後，然後債務也還清了，所以就開始想下一步了。 

 

喵：那是災難的來臨，（笑），可能是這樣，人家說少年得志，就是那時候翻滾的

確很順利，然後你的自信、你的什麼也比較肯定。那相對的，在翻滾之前你去找

任何的投資者，是沒有人會相信我，他認為國片都作不起來，你紀錄片憑什麼要

作。那，翻滾玩了之後，當然對我來講，我還是希望拍劇情片，因為最原始的初

衷。那，所以那時候就，就開始尋求劇情片的資金。結果也有一些回應，包括輔

導金也有了，第一筆金。然後韓國一些投資，很奇怪喔，然後，因為那時候韓流

正盛嘛，然後國內競爭太激烈了，所以他們會把一些新人，往海外送。然後讓他

從台灣發跡，紅回韓國，類似這樣的概念。所以有韓國的一些資金，然後國內的

一些資金，然後我們就準備籌拍。那因為，太有自信了，加上就是可能自己的第

一部劇情片，就是有一些野心，就覺得應該有一些規模，包括美術、攝影各個團

隊。可能攝影我們從，一個華人他在好萊塢工作，我們把他請回來。然後攝影我

們就預算嘎成這樣，相對的就會暴增，暴增，那個預算等於是，06 年是三千萬

製作一個國片，因為大部分都在一千五、兩千左右。三千就是人人都說你是瘋子，

因為怎麼樣都回不來，那但是當時我們真的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又覺得不可

能，覺得有機會。所以因為那個一拍，加上財務控管，還有整個合約什麼的事情，

然後加上整個自己也沒有太大的能力。所以就，有一個，大概有一千萬的資金缺

口，那後來那個也的確是我們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果然上映他的整個回收甚麼

的，不如預期。那最後整個電影完成大概是負債一千萬，那那一年我才 33 歲，

所以算是滿，算是滿沉重的打擊，因為一千萬的債務，真的不好扛，對。所以那

一年，33 歲，然後那時候的確覺得，夢想的代價還滿大的，對。那我覺得那幾

年，我覺得滿有趣的就是說，剛好紀錄片拍完，又劇情片拍。那劇情片拍完，又

有紀錄片可以拍。所以那幾年的狀況之下，那個紀錄片變成是我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是收入的來源之外，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養分。怎麼說，就是說，那幾年拍

的題目，比較少是那種，被密集式地，就是說，你要去拍誰誰那種。都是說，我



找你來拍一個這樣子的概念，那題材自己找。所以包括像後來拍的「種樹的男人」

或什麼，就是那些人的議題，都是我有興趣，然後我當下的處境，可能我的挫折

甚麼的。在他身上找到了救贖，或是甚麼的。所以，所以反而是紀錄片，他給了

我很多，力量，回來。然後讓我能比較確定地再走下去，所以那幾年的確是這樣

走過來，才可能走到今天。不然，我有時候跟我製片開玩笑說，我們的命運應該

在 07 年就解散了。因為負債一千萬嘛，就互相扯後腿，就說ㄟ你要負責你要負

責，然後最後公司就瓦解了。結果，ㄟ我們可以撐過來，撐到 10 年，然後現在

又不怕死的準備再往下一部，所以大概這幾年是發生這些事情，對。 

 

徐：所以這幾年，那一千萬，除了紀錄片之外，有什麼去補這個洞。 

 

喵：那真的是東牆補西牆啦。沒有，就是我製片比較辛苦，就是，我要面臨的工

作就是，這幾年我要面臨的工作就是一排，那我可否認的就是，各種案子我都必

須接。就除了自己想創作，自己想要創作，當然有一些業務性的紀錄片，另外就

是可能一些政府的案子，台北縣政府的案子、哪裡來的案子，你都必須接。那，

你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那但是我製片就是，一直周轉一直周轉一直周轉，

所以大概這幾年的狀況。我承認不太健康啦，但我沒有辦法，因為只有一個信念

就是，要嘛就是不要玩了，不然就是撐過去，所以那三年就是大家想辦法撐過去，

就是我不斷地在前線打仗，因為我必須不斷地拍，才會有資金周轉。然後他有資

金的話，他就不斷地再去周轉。然後就轉你的轉我的轉你的轉轉轉，最後把這幾

年就轉過去。轉到現在，壓力已經整個減輕了，對。大概那幾年就在過這些日子，

那我只能說我很幸運地就是說，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度想要轉型，就是公司想要轉

型，就是說，算了，就不要再去談創作這件事情，我們就去接廣告或是工商案，

就變成那種公司，然後就一直接，一個月可能接五、六個工商案，然後底下養很

多導演，一起大家一起賺。但，幸好沒有那條路，為什麼。因為，後來整個大陸

開放嘛，很多公司前仆後繼地過去，所以這幾年，台灣整個加上不景氣，所以其

實，07、08、09，台灣的廣告業務是不斷地下降，那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的廣告

公司就一家一家一家收。那是非常恐怖，為什麼，因為你，如果你的公司就是靠

一個月四支廣告片。當他一個月抽掉你三支，你公司就掛掉了，那是非常恐怖的。

那，我後來滿慶幸的，我沒有走入那個。因為廣告業他就是，不斷地填空嘛，就

是我找案子填空填空。然後，他的製作的利潤，其實非常低。他其實就是靠量，

在撐。那，我們決定沒有走那條路，我們還是停留維持在，盡可能的就是，以紀

錄片的方式，然後可能還可以再拍一些比較短，比較預算低的，但是還不錯的創

作。比如說，有一些高雄市政府的補助、台北市政府的補助，可以作一些比較規

模小的劇情片。那其實就是在這種平衡狀況的顧慮下，補補貼貼這樣。 

 

徐：那就是，就是你一路來的工作模式，就是所以還有你，除了…就是主要就是

你跟你製片嘛。 



 

喵：對。 

 

徐：那你出去拍，是你一個人嗎？還是你還有其他…對啊。 

 

喵：不可能有其他人。就是我滿慶幸的是說，就是在我們低迷的那幾年，其實拍

一個紀錄片，我自己覺得啦，拍一個紀錄片最重要的除了導演，我覺得要有一個

滿…滿默契滿好的一個攝影師。我覺得這個滿重要的，對我來講。然後，剩下就

是帶一個製片，幫忙收音、幫忙處理一些事情。所以大概，小規模就三人就出發，

那大一點就四個、五個，大概就是這個規模。那我有一個很好的攝影師，就是我

大學同學，叫郭樂興。他其實就從就一路從「大象男孩機器女孩」，到「種樹的

男人」，到一路。那，有時候創作的東西很迷人，為什麼，因為他有家庭，所以

他必須維持他的生計，那他的正職工作是公視的外景導演，收入比較穩定，對。

但是，那個沒有辦法滿足他的創作。所以我只要一有片子，我就說ㄟ幫我拍個劇

情片，可能必須上山下海數個月，然後他就跟他老婆告假。然後就會，他就會把

那個當作是，回到大學時代滿足自我創作。因為他知道我能夠付他的錢也有限，

但是就是創作，那可以回到創作這塊。所以其實，我們從大象一直到現在，大概

有四、五支紀錄片吧，幾乎攝影師都是他。那有時候會變成是說，我剪接卡住了，

我就丟給他剪，他剪完他再丟給我。所以，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戰友，一

路陪伴我。那對他來講，也是滿足他的創作，對。大概這幾年，我們是這樣的，

有一個戰友走過來的。那我的製片就是，他就是後勤部隊。他就是周轉，周轉周

轉周轉，對。 

 

蔡崇隆 (以下簡稱蔡)：製片都同一個人嗎？ 

 

喵：對，都是同一個人。 

 

蔡：所以你要付他薪水？ 

 

喵：沒有，就是，我的，我從，痾，「六號出口」開始嘛，就遇到一個我那邊有

一個製片叫作黃江豐，對，那他其實很早就出道了。那，他從早期早到從雙瞳時

代，他就是執行製片，所以一路以來，他作了很多，比如說「２０、３０、４０」

啊，「愛你愛我」什麼，一路就是製片。那一直到了「六號出口」，我們認識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半哄半騙的狀況之下，我就跟他說，過去他都是作代工，你

了解嗎，就是說，都是別人拿到案子，找他。他來執行完，多少錢，他就來作這

樣。那到了「六號出口」，因為是我的第一次，那我知道，不能再像翻滾吧那樣

幹，會出事。因為畢竟是一個，有一個規模的劇情片，你要帶五、六十個人一起

工作，所以你必須去借助一個，有經驗的製片。那這個製片必須去談妥很多事情，



包括器材廠商、包括協力單位、包括各個工作人員、包括行銷各方面。那他那時

候，他都，再作代工，所以我就跟他說，你也快四十歲了，你應該出來創作，然

後要不要把他當作你公司的創作，創業代表作。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就跟你一起

SHARE，所以那時候是，我就用「翻滾吧!男孩」的公司，他就是「一條龍虎豹」，

然後我們就決定結合，那申請的輔導金就是共有，但相對的共有就代表你要共同

承擔所有的責任。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我騙了還是怎樣，就上了同一條船，再

也沒辦法分離。所以就是這樣一路從「六號出口」開始，然後我們共同面對那個

債務，那曾經也有談過說，要不要就解散，這件事情。但後來，選擇沒有，決定

一路走。那就一路算很順利，就是他是個射手座，跟我是完全，天南地北的個性。

那我發現工作夥伴，真的必須是這個樣子。我自己的經驗啦，如果你找一個性質，

同性質太高的人，一個導演一個製片，同性質太高了。我覺得就這個東西，可能

會有點危險。因為，大家就是沉溺這樣子。那因為這兩個是，不同個性的。所以

有時候對外，都是他。那對內或是對一些比較創作的事情都是我。那也彼此可能

十幾年累積一些信任，所以，大家分配得還不錯。那，我覺得真的，滿幸運的是，

有這樣的人。不然，我覺得導演一個人是不可能，我是覺得絕對不可能這樣。比

如說，我們作紀錄片，我覺得還有可能。但是要跨到劇情片，我覺得那真的是另

外的一個事情。那大概這幾年就是，互相地搭配狀況之下，就是可以走到，走到

今天。 

 

廖晨瑋 (以下簡稱吉)：就是，兩家公司，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規模大概是甚麼樣

子？或是人數之類的？ 

 

喵：沒有規模。 

 

蔡：你說資金啊？ 

 

喵：其實沒有甚麼，其實，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家公司。可是其實，他其實

很單純，而且很尷尬，為什麼，因為兩家公司從「六號出口」決定開始合併，公

司有，我跟他還有一個會計，還有兩個助理，所以就是有，這樣是五個人。然後

一直到「六號出口」結束之後，就開始解編，因為實在養不起這麼多人，因為公

司的營運太恐怖了。所以最後我們就決定，我們最好可以達到一個，兩個人兩台

電腦，就可以創業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大概從 07 年就開始，08 年決定公司得這

麼營運，剩下必須得臨時組編，對。那等於說我們必須做到兩台電腦兩個人，我

們到哪裡都可以工作。那 08 年決定這麼作，所以後來發現這個是可行的，因為

你不可能養一個攝影師，養一個誰。那還不如讓他們自己去外面吸收、創作。然

後有需要大家再組合，所以後來都是採取這個方法。那你說怎麼營運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講很單純，就是說我們就是租一個小小的地方，除了管銷，基本的

管銷、房租的管銷。那剩下就是，個人維持最低的，的個人需求。因為再多也沒



有，那全部都是，所有的拍片的資金全部回來之後，絕對是有一大筆錢是一直還，

一直還。然後還剩的你才可能，喔，一個人分一點，是這個模式。所以其實，說

起來很尷尬，可是這幾年，我滿…這幾年，可能很尷尬就是，其實我不斷地在跑

校園，那也不是我要跑的。就是剛好因緣際會，很多學校找，然後我就去學校跑，

然後座談聊天。那其實，在這過程中其實也累積很多東西，不管人脈呀，或是同

學之間的互動，可是相對的那些所謂的演講費用，他其實支撐了我們大部分，我

們的生活最低開銷就可以過了。所以大概這幾年，其實就是這樣過來的。 

 

蔡：那他需要不斷地去找案子嗎？還是說你們兩個就一起去找案子？ 

 

喵：恩…好像不斷地找也找不到耶，就我覺得這幾年，我覺得，我只能說真的運

氣很好，我們都說我們一直在吃翻滾的老本，就是因為翻滾他，他給了一個還不

錯的定位，所以後來我們可能去接觸一些相對的案子，不管是公家或是私人的企

業。其實只要把翻滾的名牌亮出來，通常不會太糟的對待。然後也會有一定的承…

不能講承諾，就一定的肯定啦，信任。所以大概是這樣子，所以相對的我們如果，

拿到一個就是紀錄片的製作預算，都不會太低。但是相對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年

你要接好幾支。你有可能一年，你就好好拍這一支，那你就必須好好地控管。那

當然其中你就可能接一些，比較短的廣告片。就是一些政府的形象小廣告，大概

是這樣子。所以其實，你說這幾年下來，其實接案量也不大，對。唯一有一次，

比較誇張的是，是我差一點變成那個，念真情，那個真的比較尷尬，就是有一年

08 年吧，08 年就是有一家公關公司，他可能有拿到台北縣政府的案子。然後他

要作 52 集，每一集半小時，然後是有關於台北縣 52 個鄉鎮的紀錄報導。那他全

部委託我們拍攝，那他，我不可能拍 52 支。所以相對的，談下來的結果就變成

是，必須 52 集的旁白都是我。所以我就差點變成那個，阿喵念真情，所以，我

那時候快瘋了。我進錄音室錄了不知道幾個月，就是每天都在念旁白，然後，因

為他每一集的製作預算不高，所以相對的就是，我們就找了很多的朋友。很多朋

友就是，他們有一點就是半旅行的方式，有點半，偏報導居多的方式，就是幫我

們消化掉那個案子，然後我們可能公司就有一些微薄的利潤。那當然因為他量很

大，所以我覺得那是我最誇張的，那半年啦，那個是我目前工作以來，我覺得最

不可思議的。就是，自己去念，去念那個旁白，念到我自己都想笑，對。 

 

蔡：通常這種是人家找上你來，還是你自己去找的？ 

 

喵：恩...沒有，他們找上來的，因為通常那種政府標這麼大的案子，我感覺，不

容易交手。所以就是，通常這種就是會有公關公司，他拿到，但是他不知道該怎

麼拍。然後他可能就，帶著你綁著一起作。…對，所以等於是說，其實這幾年我

們，我承認我必須接過很多奇奇怪怪的案子。 

 



徐：然後就是，就是你一路這幾年，剛剛有稍微有提到就是，拍了那些題材，有

些是…你剛剛有說有些是，真的自己也有興趣的，然後去找的。然後有些是政府

的案子。那像，有沒有代表作這些啊？哪些是你真的自己有興趣去找的。然後… 

 

喵：我大概願意提出來的都是我還可以接受的就對了。那沒有提出來的就，就永

遠不要再提出來。就是表列上如果沒有提出來，就是ㄟ，不知道我有拍就算了。

所以就是，表列出來的，我還可以，自己還可以接受。但有些像…比如說像「大

象男孩機械女孩」，那個就是時間太短了。我只有半年的工作期，那...痾…「對

不起我愛你」是指標性…沒有，就任務性滿強的東西。但也滿足了我部分的…因

為製作天數非常的有限，12 天，只有兩百萬，然後我必須製作一個東西。就在

盡可能裡面玩一些新的形式。所以列出來的東西都算，自己可以接受的，對。不

至於是到，多好，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徐：所以這些題材，大部分都是，是他先給你一個方向？然後你在處理？ 

 

喵：恩…唯一比較有清楚方向的是，「大象男孩機器女孩」，那...他所謂清楚方向

也只不過是，他的是所謂的是作早期療癒，題目就只有這樣。人選，有十個人選，

隨便你。你覺得哪個適合拍，哪一個能拍。那，我們自己去進行。所以也沒有到

說，他說怎麼拍就得怎麼拍才對，然後哪個不准拍。再怎麼作都還是能，尊重你

的選擇，只是說他的題目就叫作早期療癒。然後，你必須在半年內做完，大概是

這樣。對我來講，那是唯一比較，壓迫的條件是這樣，因為很多故事可能還沒發

展完，但你就必須，作一個結束。那剩下的說，其他的，都還好。那…恩…對。 

 

徐：我有寫就是，關於跨界。就是紀錄片跟劇情片嘛，就是這兩個對你的意義？

或者是說你對紀錄片的定義吧。因為就像翻滾跟六號，我記得你好像都有在報導

裡面提過說，紀錄劇情片、劇情紀錄片、劇情式紀錄什麼的… 

 

喵：好，就是，我大學念的是劇情片。那我沒有修過紀錄片的課，所以我必須承

認我不知道該怎麼拍。那，反而是，然後「鴉之王道」一開始真正第一次拍，我

自以為的紀錄片，所以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說他。那後來好像也沒有人說不可

以，當然也有一些聲音說這是什麼，那時候也被罵得很慘。就是然後，所以可能

沒有甚麼太大的…當然後來，真正有要開始拍翻滾的時候，我有開始認真的去研

讀，喔，原來大概是怎麼樣。可是後來發現好像，就這樣吧，就還是順著自己的

感覺走。因為對我來講就是，痾，都是在說一個故事，只是一個是真實的人生。

但是你真實的人生，也不見得就是所謂的真實吧，他還是經過很多選擇。那只是

說他裡面沒有經過，安排，刻意安排。然後，所以我後來，我倒沒有，沒有很刻

意地去，分說我一定要作劇情片創作，或是我一定要作紀錄片創作。我反而是，

經歷過翻滾，然後再拍完六號，我倒覺得這兩個，這兩者的創作形式，他是有他



互通，就是交集的可能性。所以，這樣的概念我到了那個，「對不起我愛你」的

時候，我其實就混著用。就是有很多都是，真實的街頭。我們作了一些裝飾。那

你說在「種樹的男人」，那個紀錄片裡面，我也沒有，其實有一個地方我也有作。

就是，痾，比如說片中有一個橋段是，痾，那個男人他去東後寮作了一面牆，那

可是因為經費有限，然後他的樹只能畫到牆壁這裡，沒辦法長出去。然後他那時

候就是跟我勾勒他的夢想說，啊，以為如果有錢，他希望可以有鐵片讓他長出去

開花。那大概只有談到這裡，可是整個影片整個剪接完成，我會覺得，跟那個人

的交流跟創作，已經超越了一些東西。那還可不可能作一些創造性的東西。所以

那時候我就跟我的動畫溝通說，我們讓他長出來吧。對，那這是，這是虛構的，

這是創造的。那，但我覺得好像該這麼作。所以我就作了。作完之後，那個作者

看了，他就說，那個長出來的樣子跟我腦中想像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那，這不

是就創作的部分嗎？對。 

 

喵：我覺得可以十年後再來重複問這些問題。 

 

徐：會很好玩吧。 

 

喵：就發現我講的都不一樣。 

 

吉：起初我看那個「對不起我愛你」，我覺得還滿感動的。就是看到裡面的田中

千繪叫田中千繪，然後那個吳懷中叫吳懷中，然後還拍了五金街啊，和五金街要

被拆掉的東西，這樣子，對呀。因為之前可能會覺得說，就是想要拍，痾，就是

阿喵導演拍的都是比較感動的東西這樣子。然後，可是，在那個劇情片裡面我看

到了，就是，對這些要被拆掉的東西的一些觀感。我覺得，好像有看到一些不一

樣的東西。對呀，那時候怎麼會想要… 

 

喵：恩…那個時候，如果順著那個「對不起我愛你」，就是，他大概是我經歷了

「翻滾」，然後又「六號出口」，然後…拍完那兩個東西我也在思考，就是說，到

底紀錄片還有甚麼可能性，然後劇情片還有甚麼可能性。我自己的，我的想法。

對，因為，如果劇情片你沒有想到甚麼新的可能性，好像就是這樣子拍掉了。就

是，劇本，然後大家把話講完。但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啦，只是是對ㄟ，我就是這

樣。那，然後，這個牽涉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那時候常說就是，拍完

翻滾跟拍完六號之後，我倒覺得拍紀錄片是一件滿痛苦的事，還真的滿奇怪的。

就是，我反而，因為因為，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因為你是「六號出口」掛了啊，

如果沒掛你可能不會這樣。但是，我真的覺得是在創作上，因為紀錄片我門人不

多，你有的是時間，所以你可以慢慢觀察，然後，作很多想像的工作。可是，到

了劇情片，開拍那一刻，我倒覺得已經不是在創作了。那是在解決人的問題，有

六十幾個人的問題，全部的人都只聽你一個人的指令，然後你要做多少溝通跟協



調，然後有時候攝影不見得順著你想要的事情，對。可能也是我的的一部，我也

沒辦法。所以，我反而覺得就是，綁手綁腳的，然後就是，我自己覺得啦，被架

著走，然後不走不行，為什麼，因為他每天天一亮，就登!登!，你只要趕海…不

像紀錄片，我們停拍就停拍啊，或是停! 跟受訪者去玩，你知道嘛。但是劇情片

不行，就是一直停不下來的，那，可能那時候真的太嫩了，我們就覺得就是不斷

地趕拍。然後當然這幾年有太多的體會，就是，急什麼急，沒必要啊。因為，他

得…就反而概念得反過來。因為過去，真的是因為窮，大家窮著拍劇情片，所以

大家都認為就是，趕快在有限的時間，趕快把他拍完。可是後來發現劇情片真的

不能這樣子搞，你真的覺得不對，你該停，你那個損失，看似今天有沒有，當下

你會覺得損失很大，可是如果你放往後想一點，如果你這一場不對了，你該停，

你真的就該停。不然你損失的是，上片後你損失的更大，因為就是不對。所以，

這是後來才比較理解的。那，所以當我回到「對不起我愛你」的時候，他是一個

相對地製作預算不高，所以製片就說，沒有成本壓力，不要害怕。不像「六號出

口」那時候想很多，因為我們知道要花很多錢。人很有趣是說，當你的那個信念

不單純，想太多，比如說：喔，「六號出口」又要放偶像元素，放商業元素，放

東放弄放西放放放，他就放變拼盤，拼出來的東西就不純粹了，那，絕對會有問

題。可是到了「對不起我愛你」很單純就是製片跟你講說，這沒有甚麼預算壓力，

就是這樣，就是這些錢，15 天之內必須拍完。你只要不要超出這幾個範圍，剩

下你愛怎麼玩就怎麼玩。所以那時候，剛好又搭配一個新的攝影師，然後，比較

年輕、比較大膽、比較敢玩。所以，我們就…然後我們自己很清楚，15 天拍，

我必須採取比較類紀錄片的拍法，也就是說，我沒辦法按照劇情片的，所謂的制

式規模就是說，我必須拍完這邊，再反過來這邊，然後跟大量地作移動這些事情，

我的時間絕對不夠。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採取，類紀錄片的拍法，就是說請他們下

的燈光的燈位是可以讓我 360 度都可以拍，然後幾乎是手持，然後跟著主角。因

為他就是一個，日本女孩來到高雄一天的故事，所以他是順著主要他們的故事去

走。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決定，既然沒有任何壓力，那我們可不可能把一些劇情

片的元素跟紀錄片的元素作一些揉合。然後，他有一個很明顯的命題就是，他必

須發生在高雄，對。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去高雄，繞了一下就是，到底該講什麼。

那我自己對鹽埕區那邊最有感覺，因為他是一個高雄最…曾經最，輝煌的地方，

可是現在是極度地沒落。然後知道有一條街又要被拆了，五金街有要被拆了，那

可能因為我們，之前作過一些紀錄片的創作，所以其實對環境的觀察也有一個敏

銳度，然後也有一些故事想說。就是說，你不會只是純粹停留在自己那種，天馬

行空的想像，你會透過環境得觀察，然後把感覺作出來。所以那時候去田野，去

鹽埕區作田野調查之後，你就會發現，那個地方其實滿像現在高雄的命運。就是

高雄是一個極度快速發展的城市，可是在那一個發展的過程中，他不斷地把覺得

舊有的、不好的快速地毀滅掉，沒有任何理由。就像五金街毀掉之後，聽說只是

蓋停車場，就覺得怎麼會這樣。那所以，跟片中的主人翁的狀況很像。就是一個

一個，日本女孩來台灣學中文，然後他意外地爆紅，變成電影女主角。然後他也



不知道他的人生該怎麼走。然後他剛好遇到一個在地的男孩，然後那個男孩總覺

得自己的故鄉什麼都不好。啊人都這樣啊，你覺得你的，每天生活的環境都不好。

可是卻因為，因為這個女孩，跟他從新走過了他生活的，每天生活的地方。他突

然間覺得，每個地方都有一些故事，有他值得存在的意義。那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ㄟ，他把很多現實生活中，比較紀錄片

元素的東西，跟這個片子揉合在一起。包括他們遇到了很多，痾，比如說，賣甜

不辣的阿嬤啦，或什麼，那個都不是演員。那個都是當下的，當地的人在做甚麼

事情。然後，我們給一些訊息，然後把他融合在劇情片裡面，對。所以，我自己

覺得到了「對不起我愛你」，我自己覺得，那個記錄片跟劇情片的揉合，好像似

乎是一種可能性，對。但我也不確定，可以怎麼走，就是這個方向。那，我們常

常說嘛，有的時候，劇情片到底要追求什麼，他無非就是追求那個，可能午後，

某個午後時光，痾，夕陽。然後他可能帶到照在海面上，那個波光粼粼。然後那

一刻你覺得，哇，很感動。那如果你可以把那一刻，忠實地呈現在你的影像裡面，

那就絕對是劇情片嘛。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作的，不也是這樣子嗎？就是這件

事情跟紀錄片其實又很像，對，好像那麼真實，可是好像又那麼的不真實，對呀。 

 

徐：所以其實從一開始就，沒有給這兩個很大的，就是一定紀錄片要是紀錄片、

劇情片要是劇情片的那種感覺吧？可是其實從翻滾，其實就有加入想像的部分。 

 

喵：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因為我不懂，對。 

 

徐：就反而不會被框架住？ 

 

喵：我也不知道耶，可能因為我不懂。不懂，所以就順著感覺。然後我自己覺得，

因為以前在，在宜蘭的成長過程中，其實沒有受過太多，所謂的學術的教育。因

為也不愛看書，然後書也不太怎麼愛念，大部分的時間都滿直覺的，就滿靠直覺

在生活的。所以後來，你說怎麼在創作上或什麼，其實，也是直覺大過於可能，

可能的理論。可是，這當然是很愚蠢的啦，因為是，是年輕的時候自己讀不下去。

可是這幾年很有趣，這幾年回頭去看，大學時代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書，我反而，

ㄟ，其實有他的道理。但很抱歉，年輕的時候根本不懂，就覺得這是甚麼，關我

甚麼事。只是，反而你自己經歷了一個，你再回去看。你發現，還是有他的道理。 

 

徐：我很有興趣，你看到的是甚麼？(笑) 沒有啦，就… 

 

喵：喔，就我到底想要幹嘛就對了。 

 

徐：還是真的想要拍什麼呢？ 

 



喵：好，我後來，我其實，我北上，然後看的第一部打動我的電影，他其實非常

通俗，他叫作「新天堂樂園」。就一部義大利，1989 年，一部義大利的電影。然

後在看那個電影，我就覺得，這就是我要拍的電影。那時候很純樸、很呆，那時

候只覺得，這部電影太好看。然後可能也是投射嘛，就一個鄉下小孩，最後到都

市生活。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哇，就這部電影怎麼可以講，講這麼有趣的故事，

然後忘年之交，然後可以從小講到大，然後可以讓看這個電影又哭又笑。所以那

時候其實很單純，就是說，有時候回到最單純，以一個創作的信念，去…對我來

講，我真的就是，你可以說，就是學到一個，就是我到底想做甚麼？其實我就是

想作一個，痾，我有感動的故事的電影，可以跟所有人分享。然後他們可以，感

同身受。然後甚至於，看完這個電影，可以對他們，我不曉得，可能對他們的人

生開始有一些改變，或是什麼。所以也許就是我，我最想作的就是，是這個。 

 

徐：所以對你來說，紀錄片，當初拍紀錄片會把他，就是會把他當作拍劇情片的

跳板嗎？還是，就是你這樣經歷過後，你會覺得… 

 

喵：我不會，我不會這麼認為耶。我當然，ㄟ，從第一部「鴉之王道」，的確是

如此。那時候就認為說，有一個創作的機會。因為「鴉之王道」，有獎金、有錢，

然後又可以創作，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紀錄片是甚麼。那只是說，可以拍一

個比較有別於紀錄片，然後大膽地去玩，不用擔心。所以那時候，就是也沒有想

那麼多，到底是甚麼紀錄片劇情片。就是…只是說，其實「鴉之王道」裡面有一

個東西很有趣，就是我裡面其實拍了大量的劇情元素，後來全部被剪掉。就是，

痾，有一段就是，你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就是，他不是說：「那鴉王到底是誰？」

然後其實是誰誰誰，然後接著就串接一堆很奇怪造型的人。那其實，其實另外拍

了五分鐘左右的劇情片，但後來發現完全不能用。就是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是不

對的。所以後來把那些反而變成是，街頭抽樣的東西。那拍完那個，我才第一次

才懂說，喔，就是，紀錄片這種形式的另類之處。因為在那個，三個月的過程中，

你不斷地在改變，完全不是你一當初想像說，我這樣這樣就可以怎樣怎樣，都能

再改變，遇到甚麼人。錯，錯過甚麼人，然後什麼事情改變成甚麼樣，然後最後

那個，最後一個月那個人出現，整個故事大逆轉。就你的確經歷過那個紀錄片拍

攝過程當中，那個驚濤駭浪跟那個樂趣跟驚奇。所以是，反而「鴉之王道」過後

才知道，這個東西，對，是很有，很有趣。那，後來進入了翻滾之後，就反而不

會太去想說，我要拍劇情，就是紀錄片，來去得到我拍劇情片的機會，反而不會

這樣。而是，這一次的創作他，必須用紀錄片的形式，那你就好好在這個形式裡

面，去找一個，一個可能的創作。比較是這樣，而不會去說，我拍紀錄片是為了

劇情片這樣。 

 

蔡：對不起，當初那個「鴉之王道」，的那個形成過程，就最後那個人才出現，

就是你的主角本來不是當初那個喔？ 



 

喵：沒有，他本來，前面兩個月完全找不到他。 

 

蔡：那那個部分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那個形成過程？ 

 

喵：OK，就是，就一開始，我寫那個案子的時候，痾，我自己在那個企劃案我

都說，不一定找得到這個人。因為我根本找不到他，然後他們也不願意告訴我，

就是我，西門町的人塗鴉圈的朋友，他們也不願意告訴我他是誰。因為，他們不

知道你到底要幹嘛。所以那個片子是，前面兩個月完全找不到他。所以我只能作

大量的街訪。街頭訪問就是，這個人，所有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然後，還有大

量蒐集，全台北市的塗鴉。因為後來有去看了一個，糟糕，台大有一個城鄉所的

老師… 

 

吉：夏鑄九？畢恆達。 

 

喵：畢恆達，畢恆達他寫了一本書，就是關於環境的觀察。然後他是提到說，塗

鴉可以看到一個城市裡面的…的面貌，跟他的態度。那後來就大量去蒐集台北市

所有的塗鴉，因為就發現這個城市不太開心。然後是，反而把這些元素都拼湊。

然後另外又拼湊一個就是，那如果是台灣有所謂的塗鴉文化，那到底是甚麼。那

我自己推論是眷村，因為眷村，是最早在牆壁上寫「殺朱拔毛反共抗俄」。因為

在一九七幾年的紐約街頭出現第一次塗鴉也是這樣，就是年輕人不滿。所以，所

以作了這幾個有趣的推論之後，那時候覺得完了，這個人如果再不出現，這個片

子就拍不下去了。所以是反而到最後一個月，我甚至於想到一個很蠢的方法就是

說，因為他，他這個人的習慣是，他只會把那個人頭圖案畫在街頭的變電箱，其

他都不畫。那西門町整個都被畫完了，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說，那我去買一個新

的變電箱，擺在那邊。他應該會發現，怎麼有漏掉的，他決定要出來畫。幸好沒

那麼作啦，因為真的滿蠢的。那反而是到最後一個月，然後，我又去西門町走一

趟，然後是他自己出來，他自己找我，說我是不是在找他。然後，很無聊，他說

他這兩個月我都在找他，他都在旁邊觀察我，看我到底要幹嘛。然後最後可能兩

個月過後，他覺得我是安全的，覺得這個人有趣。後來最後一個月就大逆轉，認

識了他就說，理念也相同。然後，白天他是個，雜誌的美術編輯，晚上他就開始

作街頭創作。所以後來，最後一個月突然大逆轉，以他為主軸，完成這個片子。

所以那整個片子的過程是這樣，那這個，這也很符合，因為這種的…的創作的冒

險跟那個，樂趣，他真的跟劇情片上是不會遇到的。因為劇情片是一個完全你，

必須設定好，很準確地執行，我覺得是兩回事。 

 

徐：我發現你的劇情片其實都跟你的紀錄片有關係。(笑) 

 



喵：這滿糟糕的。 

 

徐：(笑) 會嗎？ 

 

喵：我知道，會。恩，我知道，對呀。 

 

徐：可是我不覺得糟糕啊，可是會不會談爛了，就因為有點接。對呀，就是，對

你來說，紀錄片就是劇情片的養分嗎？ 

 

喵：這真的很妙，很怕明年，那個，現在在拍的那個「翻滾吧！阿信」上映，人

家一定會說，你到底要翻多久，翻了五年還在翻。對，就是，你看，我拍，會拍

「鴉之王道」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大學北上念書，我家裡在西門町有一個很小的

套房，所以我就一直住在西門町，然後住了將近九年。所以他的確是九年跟西門

町的觀察，最後才有「鴉之王道」。那後來「鴉之王道」，OK 了之後，你開始尋

求第一個創作，劇情片創作。我就選擇一個最接近的，所以就以西門町青少年作

為觀察。那他的確來自於「鴉之王道」最初的原型，變成「六號出口」。那…你

說「翻滾吧!男孩」跟現在的「翻滾吧!阿信」其實也是，因為「翻滾吧!男孩」的

設定是，他是在講，假設他是在講現在進行式的東西，那「翻滾吧!阿信」他其

實就在講，片中的教練，回推到過去。回到大概 80 年代的台灣，然後那個年代

的年輕人，台灣正在經濟起飛，那一代的年輕人其實，都不能做自己，每個人都

要符合家庭的規範。然後，很多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就必須放棄很多事情。

那阿信那個男孩就是這樣，就是他為了追求他自己的體操夢，他犧牲了很多，付

出了很多，那最後他，因為他的堅持而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所以，我，所以

其實我回推回來我自己去看，我真的不是那種所謂的，所謂的，天馬行空那種，

很多創作鬼才的導演。我真的是，對我的生活有所感動，然後把我的感受，轉換

成，另外一種形式，去創作。那我後來發現，尤其到「翻滾吧!阿信」這個東西，

我們最近，一直在去面對劇本。我就發現，其實我在作一件事情是，劇情片對我

來講在作一件事情，就是說他在，把我再現實生活中沒辦法得到的滿足，全部在

電影裡面實現。包括家庭關係、包括對媽媽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是完全得不

到的，但是你卻在電影裡面，去形塑。那我覺得就是，也許就在作這件事情，然

後後來我也發現，也許接下來，也許接下來，所謂的家庭電影，會是一個我滿有

興趣的事情。當然不是一直在爆家裡的八卦啦，而是說關於家庭電影這個題材，

我還滿有興趣的。而且其實回歸，回歸到就是其實他就是在講人的故事，對。因

為家庭裡面他有太糾結的很多事情，對。人，就對人這件事情我好像還滿有興趣

的。 

 

徐：所以對你來說，其實就是，有這個想法想要創作，就是有某個想法想要表達，

所以去作創作。那，就是這個在紀錄片跟劇情片其實，你有這個想法想表達，然



後紀錄片無法表達，所以用劇情片去作。還是說，這怎麼講。 

 

喵：恩…我一直認為，他只是，痾，形式。就是，哪一個時間點，我覺得那個，

我後來發現那個其實強求不來的。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種樹的男人」他必

須是紀錄片的形式，那你就讓他順著紀錄片的形式走。我並不會因為說，他不能

用劇情片的形式，我就很受傷、或是很遺憾，或者…就是說他在當下他該用那個

形式走，我一樣可以在裡面去找到，我想說的事情。或者是，我想創作的東西，

對，我覺得比較是這樣子去看。那每一個，因為你人生的階段本來就不同嘛，所

以我還滿喜歡這種就是，作一些劇情片，然後再作一些紀錄片，這種形式。只是

說，我自己對我自己的規畫或是想法，我是…這是我自己覺得啦，就是可能接下

來這幾年，我是希望比較專心一點在劇情片上面。因為我發現他，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回事。他有很多太精準的東西，必須去學習。然後也加上就是可能，自己

這幾年，對紀錄片這件事情，就是到底想說甚麼事情，有一點問號，就是到底還

想說甚麼。如果你沒有話想說，我覺得我應該拍不下去，紀錄片這個東西，對。 

 

徐：紀錄片反而會被審視很多所謂就是，對社會的貢獻啊。(笑)  

 

喵：我倒不…我覺得那個包袱太大了。我不可否認，台灣的確是這麼在看的，而

且越來越嚴重，我倒覺得，真的必須再，再進階啦。不管是創作者，或者是甚麼

的，必須再進階。因為我的確有發現，幾年前，尤其是紀錄片熱度過後的兩、三

年，他變成一個，我不知道這樣子說好不好，但是他變成一個工具，我發現有這

麼的改變。包括…當然我們也不可置身於外，我們也許也是幫兇。但他的確變成

一種工具，他不只是，那麼單純的一種創作，他變成一些，隱性的宣傳工具，或

是一些東西，的確。那我覺得，他…那相對的他就有更多的包袱，那我覺得，在

往下一個階段應該更…更大膽。更多的，形式的可能性，必須要突破，不然我們

會被自己…自己被自己弄死，我覺得。 

 

徐：剛才講了，現在接下來不想拍紀錄片了，沒有啦。(笑) 我是說，接下來你

會以劇情片為主嘛，對啊，然後… 

 

喵：沒有，這其實相對的也是說，我自己在找，我自己也在找，那個可能性。如

果找不到，我真的拍，我不知道我該怎麼拍。我自己覺得，就我自己啦，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面臨的是這個問題，對。 

 

徐：會不會是你的紀錄片其實從，一開始「鴉之王道」是嘗試非常多的手法，然

後後來其實越來越少。我不知道是因為是，自己沒那些想法了，還是是因為這些

是案子，所以都比較規矩的，就是訪談跟一些…對。 

 




